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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地
媒
體
的
一
篇
報
道
，
提
出
了
一
個
很
有
意
思
的
問
題
：
香
港
電
影
什
麼

被
偷
走
了
？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
緣
於
本
屆
香
港
金
像
獎
顯
露
的
一
個
現
象
：
儘
管
入
圍
的

港
片
眾
多
，
但
卻
在
較
量
中
紛
紛
失
去
光
彩
。
《
歲
月
神
偷
》
因
﹁更
像
是
香
港

人
自
己
的
孩
子
﹂
而
為
香
港
觀
眾
偏
愛
，
甚
至
在
第
六
十
屆
柏
林
影
展
中
勇
奪
水

晶
熊
獎
，
卻
不
敵
香
港
與
內
地
合
拍
片
《
十
月
圍
城
》
︱
︱
《
十
月
圍
城
》
創
紀

錄
地
入
圍
十
六
個
獎
項
，
獨
攬
八
項
大
獎
，
被
公
認
為
本
屆
金
像
獎
的
最
大
贏
家

。
有
人
認
為
鼓
勵
香
港
本
土
電
影
而
設
立
的
金
像
獎
，
合
拍
片
蓋
過
香
港
本
土
片

，
這
無
異
於
宣
告
：
金
像
獎
不
看
好
﹁香
港
製
造
﹂
。

《
歲
月
神
偷
》
不
敵
《
十
月
圍
城
》
，
其
實
盡
在
意
料
中
。
《
十
月
圍
城
》

講
述
的
是
一
代
偉
人
的
故
事
︱
︱
孫
中
山
到
香
港
籌
募
起
義
捐
款
，
義
士
們
為
保

護
孫
中
山
而
團
結
一
心
，
不
惜
犧
牲
，
題
材
堪
稱
﹁主
旋
律
﹂

，
先
就
勝
人
一
籌
；
加
之
，
劇
情
環
環
相
扣
，
懸
念
四
起
，
角

色
個
個
稜
角
分
明
，
表
演
讓
人
過
目
不
忘
，
可
以
說
滿
足
了
一

部
優
秀
電
影
的
主
要
因
素
。
講
述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香
港

一
個
普
通
家
庭
故
事
的
《
歲
月
神
偷
》
，
縱
有
編
、
導
、
演
的

合
力
，
又
焉
能
不
相
形
見
絀
。
雖
然
，
一
部
影
片
之
得
失
，
不

能
說
明
一
切
，
但
無
可
否
認
的
是
，
《
歲
月
神
偷
》
與
《
十
月

圍
城
》
的
較
量
，
已
事
實
上
成
為
一
種
喻
示
：
香
港
本
土
電
影

，
不
如
合
拍
電
影
。
這
不
能
不
引
人
思
忖
：
為
什
麼
？

答
案
有
很
多
，
有
人
認
為
是
因
為
電
影
業
大
腕
紛
紛
離
去

致
青
黃
不
接
，
也
有
人
認
為
是
因
盜
版
光
碟
流
行
引
起
電
影
業

蕭
條
，
還
有
說
是
香
港
經
濟
的
持
續
低
迷
影
響
了
觀
眾
的
審
美

情
趣
而
致
，
更
有
說
是
因
回
歸
後
內
地
主
流
文
化
對
香
港
文
化

的
全
方
位
衝
擊
引
起
。
這
些
觀
點
固
然
不
無
道
理
，
但
卻
忽
略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原
因
：
香
港
電
影
自
身

的
缺
陷
。

就
我
個
人
的
信
息
儲
存
分
析
，
香

港
電
影
從
﹁黃
金
時
代
﹂
變
為
﹁明
日

黃
花
﹂
，
在
於
﹁被
偷
走
﹂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東
西
：
長
遠
的
眼
光
。

曾
記
否
，
香
港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一

月
開
始
實
施
三
級
制
，
將
第
三
級
電
影
，
限
定
為
﹁只
准
上
映

給
年
滿
十
八
周
歲
的
人
士
觀
看
﹂
。
三
級
制
度
的
實
施
，
直
接

帶
來
香
港
電
影
在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末
和
九
十
年
代
的
大

繁
榮
。有

資
料
統
計
，
一
九
九
一
年
香
港
電
影
管
理
部
門
接
到
的

一
千
三
百
三
十
七
部
電
影
中
，
三
級
片
所
佔
的
比
重
竟
達
百
分

之
四
十
二
，
而
一
級
片
︱
︱
傳
統
意
義
上
的
主
流
電
影
，
在
香

港
電
影
中
的
比
例
少
得
可
憐
。
靠
了
江
湖
片
、
賭
片
等
大
量
非

主
流
電
影
的
支
撐
，
香
港
電
影
有
了
一
時
的
繁
盛
，
可
接
踵
而

來
的
是
盛
極
而
衰
。
香
港
電
影
的
市
場
主
要
定
位
於
內
地
。
可

放
開
管
制
後
的
香
港
三
級
片
，
過
多
充
斥
兇
殺
、
色
情
，
以
及

老
面
孔
老
戲
路
的
做
派
，
這
漸
漸
讓
內
地
人
倒
了
胃
口
；
當
內

地
自
身
的
通
俗
文
化
多
元
化
市
場
迅
速
成
長
起
來
，
又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外
來
文
化

可
供
選
擇
時
，
香
港
電
影
難
免
成
明
日
黃
花
。

真
個
是
：
成
也
三
級
片
，
敗
也
三
級
片
。
香
港
本
土
電
影
的
衰
落
，
給
人
以

啟
示
：
過
度
的
行
政
管
制
有
礙
文
化
產
業
的
發
展
，
放
寬
管
制
可
以
激
發
活
力
，

推
進
娛
樂
業
興
盛
；
但
缺
乏
眼
光
地
一
味
迎
合
低
格
調
的
市
場
需
求
，
以
犧
牲
精

神
文
明
為
代
價
，
任
商
業
﹁暴
力
﹂
氾
濫
，
不
但
帶
來
社
會
道
德
滑
坡
，
青
少
年

成
長
環
境
污
染
，
社
會
秩
序
混
亂
，
也
成
為
文
化
產
業
發
展
的
慢
性
毒
藥
。

﹁不
要
把
電
影
變
成
﹃問
題
奶
粉
﹄
，
有
些
人
靠
着
市
場
發
展
的
機
會
肥
了

，
瘦
了
的
是
我
們
的
文
化
和
優
秀
的
傳
統
。
﹂
金
像
獎
主
席
陳
嘉
上
一
句
感
言
發

人
深
省
。
與
香
港
電
影
同
患
商
業
病
的
內
地
電
影
，
也
當
從
中
徹
悟
：
文
化
產
業

的
發
展
，
當
有
長
遠
的
眼
光
。

提到這位美國女性，不得不
先說說她的丈夫——韓國錦湖集
團會長、後又出任韓中友好協會
會長的朴晟容。幾年前，朴晟容
因病與世長辭，但我的眼前總是
出現他的身影：一位高高個子、

圓圓的臉上有一對大眼睛、性格平和、熱情誠懇的
老會長。特別讓我惦念的是，與他相伴一生的他的
夫人：一位名叫克萊柯的美國老太太。她個頭兒不
高，一頭白髮，雖是高鼻碧眼，但完全沒有西方女
性的那種張揚，有的卻是一臉的溫順，少言寡語，
好像已被韓國人同化，變成一個典型的韓國女性了。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我先生赴韓國履新後第二
年，我們請朴晟容夫婦來使館作客。聽說朴晟容的
夫人從不到外國使館參加活動，我們擔心她那天或
許也不會露面。當我們站在官邸門口迎候的時候，
只見一輛汽車駛來，從車上下來一對老年夫婦，互
相攙扶着向我們走來，我們趕忙迎上前去，我與這
位美國老夫人緊緊擁抱，感謝她應邀前來。進入客
廳落座，朴晟容會長指着夫人說，她一聽說是到中
國使館做客，二話沒說，就答應了下來，從來沒有
這麼痛快過，說得大家都會心地笑起來。

朴晟容愛吃中國菜，但夫人卻很少有機會吃到
，因此這天我們特別讓廚師做了幾道地道的中國菜
，請夫人品嘗。她很高興，也吃得很香。席間，我
試着用韓語與克萊柯交談，誰知她未開口先紅了臉
，靦腆地一字一板地說，她只會很簡單的幾句。其
實她的韓語發音和語調還是很不錯的。朴會長告訴
我們，他們在家裡兩人說英語，克萊柯和家裡其他
人說話時才用韓語，簡單的溝通沒有問題。

交談中我了解到，已過花甲之年的克萊柯還在
上班，是一所學校的英語教師。她要求自己很嚴格
，除星期日休息外，一年到頭不辭辛苦，自己駕車
上下班，沒有請過一天假。一次駕車外出被撞，腿
部受傷，在家休息了一個多月，之後不聽家人勸阻
，又駕車去學校堅持講課。朴會長說，別看她說話
不多，但那股頑強勁兒是誰也說不服的。克萊柯說
，她這樣做不是為了掙錢，而是把教育工作看作自

己的天職。這一點她和一般韓國女性不一樣，多數韓國女性結婚
後不再工作，而是把家務勞動、相夫教子、侍候公婆看作自己的
天職。朴會長說，但有一點她入鄉隨俗，和韓國女性一樣，非常
孝敬公婆。公公已不在世，她就一門心思孝敬婆婆，每天下班回
家，先到婆婆房間請安問好，給婆婆端茶倒水，陪婆婆聊天，之
後才回自己房間，和丈夫一起讀書看報，晚上還要備課。她和小
叔、妯娌們也相處和睦，關心他們，愛護他們，小叔、妯娌們也
很敬重他們的大嫂。

大約過了兩年，朴晟容會長的老母親年屆八十八歲，朴會長
為她舉辦米壽壽宴，特別邀請我們夫婦參加。進到宴會大廳，只
見張燈結綵，台上擺滿壽禮。賓客們喧嘩之間，只聽音樂響起，
身着一套暗紅色韓服的克萊柯，小心地攙扶着婆婆從正門進入大
廳，博得全場來賓的熱烈掌聲。原來按韓國規矩，這種場合一定
要大兒媳陪同婆母，因此這個任務自然就落到克萊柯身上。席間
，她不時給婆婆斟酒夾菜，照顧得無微不至，堪稱一個合格的兒
媳。

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朴晟容會長總是用一種非常多情、非常
愛撫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妻子，而克萊柯也是用同樣的目光回敬自
己的丈夫，可以看出這對異國老夫妻真是恩愛有加。朴晟容的婚
姻有些離奇色彩。聽說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他在美國留學期
間財力不足，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克萊柯，並得到她的幫助。
其後兩人在接觸中產生愛慕，學業完成後，他們結為伉儷，二人
攜手回到韓國，度過恩愛的一生。朴會長辭世後，克萊柯仍在韓
國堅守着自己的家庭。在韓國大企業高層，像他們這樣的家庭絕
無僅有。我在這裡衷心祝願這位美國老人健康長壽，和子女一起
安度晚年。

「鄱陽湖裡的草，南昌人飯
桌上的寶。」如果你不明白說的
是什麼，不用看身份證，我就敢跟
你賭一塊錢，你肯定不是南昌人
，至少不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長
的南昌人。沒錯，說的就是藜蒿。

「百度百科」解釋：藜蒿屬鄱陽湖特產，野生
草本植物，春季收穫，略有藥味，經人工栽培後成
為營養豐富、無病害、無污染的特種綠色蔬菜食品
，吃法以藜蒿炒臘肉最為著名。說它是鄱陽湖裡的
草，並無半分誇張，在我們老家，以前是拿來餵豬
的。我從小在鄱陽湖邊上長大，每年開春時，母親
就會帶着鐮刀去洲上割藜蒿，大捆大捆地運回來，
然後胡亂地拋進豬圈。真羨慕當年那些豬，如今住
在城裡，要想吃上一頓野生藜蒿，也不是那麼容易
的事了。

不知從何時開始，藜蒿開始風行南昌，成了家

家戶戶餐桌上的寶。南昌方言情景喜劇《松柏巷裡
萬家人》片尾曲唱道： 「日子紅火火過喲，活得有
滋又有味，賽過那藜蒿炒臘肉。」由此可見南昌人
對藜蒿的喜愛。在南昌的大街小巷，上至五星級大
酒店，下到路邊大牌檔，藜蒿炒臘肉都是保留名菜
。如果你到了南昌，卻沒吃過藜蒿炒臘肉，就像到
了北京沒嘗過烤鴨，到了巴黎沒見過鐵塔，難免有
點遺憾。

藜蒿有特殊的芳香，但是清炒無味，與其他食
材搭配也平淡無奇，惟獨與臘肉搭配，堪稱天作之
合，世間美味。做法很簡單，先將藜蒿去根去葉，
留下嫩莖，摘成二至三厘米的小段，洗淨待用。待
臘肉炒熟後，放入藜蒿翻炒，起鍋時再放入少許辣
椒和韮菜，一盤活色生香的藜蒿炒臘肉便大功告成
。辣椒依個人喜好而定。韮菜卻必不可少，沒有它
藜蒿的香味會遜色不少。碧綠的藜蒿，中間點綴着
紅色的臘肉，桃紅柳綠，春意盎然，還滋滋往外冒

着熱氣，芳香四溢，讓人垂涎欲滴。
名菜不代表昂貴，藜蒿價格平易近人，與其他

大眾蔬菜無異，這與它的草根性是分不開的。藜蒿
生命力旺盛，適應性極強，隨遇而安，落地生根。
記得有一年，母親隨意扔了一捆藜蒿在菜地裡，不
多久居然扎根落戶，長勢喜人，可惜那時還不懂得
吃藜蒿，只好鏟了。正因為如此，藜蒿才易於大面
積人工栽培，成本低產量高，保持着一貫的親民本
色。

很少有一種食材會像藜蒿這樣個性鮮明，用情
如此專一，只有一種做法，只能與臘肉搭配。每年
冬至前後，妻子就要張羅着曬臘肉。好幾次我都提
醒她，臘肉含鹽量高，吃多了對身體不好，今年別
曬了。妻子說，那拿什麼炒藜蒿呢？我頓時語塞。
對啊，沒有臘肉，拿什麼炒藜蒿？今非昔比了，往
日尊貴的臘肉已成過氣明星，不幸淪為配角。這也
算是草根的勝利吧。

東莞歷史久遠，唐代定名為
東莞縣。被稱之為東方明珠的香
港在明萬曆元年之前即屬東莞管
轄，這是一個人傑地靈、英豪輩
出的地方。這裡的人民勤勞、有
經營頭腦、富於創新精神，怪不

得在改革開放年代，它能閃亮登場，成為 「東莞奇跡
」的發源地，這絕非偶然。我接觸到的第一個東莞人
還是在廣東外逃風颳得最兇的歲月裡，當時為了完成
一部關於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專著，我在廣州軍區吳克
華司令員的大力支持下，被安排住在寶安的邊防六團
團部裡，從而得以同數以百計的外逃青年談心，當年
我的第一個談話對象便是東莞的一位女青年，她回答
我提問時的那種率真和坦誠給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印
象，她的答問也啟發了我的許多思考。後來我開始關
注東莞，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裡，多次來過東莞，也
就自然地成為東莞飛速發展的歷史見證人之一。東莞
原本是一個農業縣，並無多少工業底子可言，可它僅
用了約三十年時光便一躍而為國際聞名的工業化城市
，走完了西方一些發達國家要用一個多世紀才能走完
的道路，一個城市能如此高速發展，不論從縱向考察
或橫向觀察都很難找到先例。難怪兩年多前英國原首
相貝理雅說： 「世界因你們而驕傲」。改革開放三十
年，東莞的GDP以百分之十八的年均速度持續高速增
長。大家知道，一九七八年東莞生產總值為六點一億
，財政收入六千六百萬元，而到二○○七年全年生產
總值已達三千一百五十一億元，財政收入達五百三十
九點五四億元。如此飛速地成倍增長，舉世少有。改
革開放前夕，東莞曾經是廣東外逃最厲害的城市之一
，當時普遍流傳一句形象的說法： 「青年盡跑光，農

田遍地荒，老人心發慌，幹部真難當」，而改革開放
三十年後的東莞已躍居全國地市級經濟總量的首位，
在這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而創造了 「東莞奇
跡」，並被譽之為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城市，而它的
成功也的確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添了不少光彩
！

那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多種場合發出了
中國迫切需要第五個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的呼籲，
後來《人民日報》在海外版上發表了長文，專門介紹
了我的這一觀點。在我看來，人的觀念要先行，化物
必須先化人，只有這樣我們當年提出的四化才能取得
更大的成效。正是由於對人的現代化的格外關注，我
對敢為人先、不斷創新的東莞人頗有好感。最近我同東
莞市委劉志庚書記有過一次長談，他的許多思路包括
新莞人和老莞人的融合問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也更增添了我對東莞未來持續健康發展的信心。

大家知道，東莞是以 「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
、來料裝配、來樣生產、補償貿易）帶動經濟起飛的
。早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在東莞首先誕生了全國第一家
來料加工的企業，即東莞太平手袋廠，當年它就為國
家賺得了六十多萬港幣，那時光能賺得這樣一筆外匯
已非同小可；東莞的高步鎮離城區很近，只因有一河
之隔，為往來造成諸多不便，可當年的縣政府很窮，
無錢造橋，聰明的東莞人想出由大家集資先修橋，然
後再用過橋收費的方式來逐步還貸，從而創造了全國
第一家由群眾集資建橋、過橋收費的先例；當年外商
對中國辦理投資手續之複雜、關口之多頗感頭痛，為
了解除外商的這一煩惱，東莞率先提出對外商投資的
一條龍服務，備受讚揚；東莞也是全國最早施行覆蓋
全市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的地方。諸如此類的第一，還

有不少，由此亦可見東莞人的創新精神。創新對於一
個民族的發展說來，意義重大。大家知道，地處寒帶
、少見天日的北歐五國之所以發展迅速，其創新精神
是發揮了重大作用的。

東莞人有一種求真務實的文化傳統，這同現代人
崇尚求實的觀念是脗合的。大家知道，斯大林曾經高
度讚揚為美國高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求實精神。
東莞是僑鄉之一，東莞人的先輩在海外闖蕩多年，他
們之所以能戰勝各種困境，在海外站住了腳跟，靠的
就是從實際出發的務實精神。今天的東莞人繼承了先
輩們這種精神，所以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始
終能排除萬難破浪前進。誰都知道，東莞是靠 「三來
一補」起家的，然而並非所有人都了解，當早期的
「三來一補」對東莞經濟的高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時，有些人由於不能從東莞發展的實際出發，過早地
對 「三來一補」加以否定。就在這種來頭甚大的壓力
下，東莞人從實際出發，正確地對待了 「三來一補」
的歷史作用，硬是在該頂的時候頂了下來。如果少了
這種求實精神，不適時地砍掉 「三來一補」，今天的
東莞經濟將無法得到如此飛速的發展。

大家知道，東莞市本地人口只有一百七十萬，加
上外來人口，即今天所說的新莞人，已超過一千萬，
比有些國家的人口都多。如何促進這兩大人口群體的
相容、相助乃至親密的團結就成為擺在東莞經濟社會
發展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問題。兩者和則萬事興
，反之則矛盾重重。中國有句古話，叫做 「有容乃大
」，此言甚是。有容本是東方文明精髓之一，現代文
明也從中汲取了營養，視寬容為其重要的品質之一。
崇尚現代人觀念的東莞人是相當寬容的，他們少有排
外心理。放眼全球人們可以看到，一旦移民問題處理
欠當，必然會引發社會的種種矛盾，甚至動盪。東莞
市委領導高度重視這一問題，把進一步強化老莞人同
新莞人的融合視為極為重要的大問題，常抓不懈。他
們的努力使人們認識到新莞人對東莞發展的重大貢獻
，並令他們真正分享到改革開放給東莞帶來的成果。
為了促進兩者的進一步融合，東莞市領導在醫療保險
、新莞人子女教育、廉價租房等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
問題上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效。許多朋
友都從經濟方面論述了東莞的成就與問題，上面我僅
從觀念這個角度又談了一些想法。

在我看來，東莞人的創新、務實和寬容是他們取
得飛速發展的不可忽略的思想基礎。我也多次同東莞
的一些外國投資家談心，他們都很欣賞東莞人的憨厚
，讚揚他們好相處。而他們的憨厚也為他們贏得了不
少朋友。

這一切都是他們魅力之所在。記得十一年前，作
為珠海高新技術開發區的顧問，王大珩院士和我應邀
聯袂訪珠，抵達當天當時的市委黃書記設宴招待我們
，王老和我都談論一些自己的看法。說心裡話，那時
光我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盡可能多一點掌握自
主技術，我們絕不能過長地扮演廉價勞動力的角色，
必須及早擺脫人家為我們設置的尖端技術 「瓶頸」。
十一年過去了，如今珠海的情況我不清楚，我只希望
勇於創新的東莞朋友們要在破除 「瓶頸」上下更大的
功夫。做為一位中國學者，我衷心地祝願東莞在為實
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再創奇跡、再造輝煌。讓東
莞的魅力放出更大的異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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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豆是一種很大眾化的豆科植物。雖然
，在圓滾滾的豆子家族裡，它那扁扁的身材
顯得有些另類，但在美食作家筆下，卻鮮有
它的蹤影。

作為果蔬，沒有人替它唱讚歌，它便長
期處於可有可無的尷尬境地，市場上銷量不

大，又因為其過於普通的身價，超市裡酒桌上也僅作為被很多辛
辣調料掩蓋了自身特點的零食出現。

小時候，我很不喜歡蠶豆的味道，可祖母特別愛吃蠶豆，常
叫父親買給她吃。印象中，那些蠶豆都是黃澄澄硬生生的，皮和
肉的水分很少，因為祖母愛吃，我也只能幫着剝那生硬的皮，直
剝到指甲生疼，蠶豆實在不招我喜歡。每次祖母要我吃，我都是
淺嘗輒止地吃上一兩顆。

第一次在文學作品中看到蠶豆的身影，是在楊絳的回憶錄
《我們仨》中。那時，她與錢鍾書在英國牛津大學讀書，楊絳生
完孩子出院，錢鍾書接母女回家，生活中事事都很 「白癡」的錢
鍾書竟會 「燉了雞湯，還剝了碧綠的嫩蠶豆瓣，煮在湯裡，盛在
碗裡」，端給妻子吃。以致楊絳驚歎：錢家的人若是知道他們的
「大阿官」能這般伺候產婦，不知該多麼驚奇。而我也驚奇：蠶

豆還有碧綠鮮嫩的時候？怎麼我見到的都是黃澄澄硬梆梆的？
由於不喜歡，所以成家後，自家的飯桌上難覓蠶豆的身影。
今年春天，帶孩子與友人同遊鄉間的一處古建築群，在那氣

勢宏大的大宅子後面隱藏着一個小小的菜園子，朋友指着園中的
一棵植物問我： 「知道這是什麼嗎？」我不認識。她說： 「這是
蠶豆呀！」這時，我發現了一掛掛豆莢，我說： 「這是豆莢啊！
」她輕笑，摘下一個，剝開來，叫我看。只見裡面並排躺着三個
小小的蠶豆，宛如三個穿着嫩綠衣服的可愛小人，頂上還有衣服
的 「拉鏈」。與那些摘下豆莢就能吃的，或者只需剝開一層外殼
的豆子相比，屬於春天的蠶豆是豆子家族中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用層層衣物將自己緊緊包裹的 「小家碧玉」矣。

蠶豆春意 李建珍

《歲月神偷》劇照 （資料圖片）


